
温宿县柯柯牙镇塔格拉克村被当地人称为塔

村，归园田居—塔村景区就在这里。漫步在这里，

感觉就像漫步在山水画廊，步步为景。

塔村及其周围依山傍水，四面环绕锦绣，宛如

一个大花园，一个天然的游乐场。比如“打卡汽

车”，是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年轻人的婚纱摄影首

选。从托木尔峰的高处俯瞰塔村，这里简直就是

花的海洋，是大自然最美、最佳的馈赠，一年四季，

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不断。

塔村日夜浸透在天山所散发出来的冰冷之

中，人们一到了这里，内心的燥热之感、烦闷之情

就会消失殆尽，再也不见了踪影。

河流从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上冲下来，奔腾

着流向远方。当地人称这条河流为“响水河”。哗

哗的水流之声，日夜不停地叩击着我的心扉。顺

着河流望去，天山冰川、火山山脉和花草植物，就

是生长在这里的不同色彩。

塔村的彩虹滑道像一条彩练挂在半山腰，令

人神驰向往。那些飞翔在空中的笑脸和尖叫之

声，风驰电掣一般激活了这里的花草、河流和沉积

多年的鹅卵石。寂静在这里遭遇到了远离都市的

繁华和喧闹。山脉矗立在我的目光之中，高高举

起阳光的旗子，与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遥相呼

应。此时，我就在它的周围，远远地观望塔村，聆

听着从塔村方向传来的欢乐和歌声。

隐隐约约的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上的冰川远

在天边，却像凝固千年的波浪一样，奔腾而来，呼

啸而去。从它肌体上所散发出来的的寒冷，就像

远古的语言，波浪起伏，触手可及。

冰川与山脉就像并驾齐驱的两列火车，它们

是开往春天的色彩，是奔向夏天的热烈，融入秋天

的收获和幸福。

半山客栈每天都能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他

们畅游在这里的每一滴露水里，在此栖息，在此浮

想联翩。在无任何大型活动的效应下，塔村依然

游客不断，充分说明人们渴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的心态。

塔村的文化创意，可以说汇聚了方方面面。

“响水河”奔腾之中，玻璃水滑道会让人绽开翅膀，

让想象翱翔于蓝天；悬索桥左右摇摆，让我心惊胆

颤，似乎步步惊心，魂飞天外；入住星辰客栈，环顾

四周，仿佛漂浮于白云之上……

对着塔村喊泉呐喊，回答我的是托木尔峰凝

固的波浪，涛声阵阵；星光下，天山向上的高度，真

的能让我摘下山顶的那一束花吗？那是睡梦里

我的渴望……它们摇曳在河流里、泉水里和岩壁

上……跌宕起伏的鸟鸣声，茂盛的草地以及其他，

这些都凸显出了塔村的魅力。

心情涌动着思想的泉水。清澈里，使人不免联

想到塔村的温暖和丰足。这些都是生态的，自然

的。就像一株小草的生长经历，就像一朵花儿的景

色和美丽，就像塔村生命深处的蕴藏。尽管这里没

有城市的嘈杂和喧闹，仅仅是一个自然村的影响和

波及面，但男女老少的歌声，让人放下了烦恼；卿卿

我我的恋人，重新找回了初恋的感觉……

这里有回忆从前的平台，有风和日丽的秋波，

有波动心弦的都塔尔、弹拨尔……那音乐之声，仿

佛天籁之音徐徐飘来，这就是塔村的记忆之旅和

美好馈赠。

绿皮火车客栈，仿佛从遥远的岁月里驶来，是

难得的幸福之恋。人们一旦走入车厢，就像时间

走回头，又回到了从前，并且再次沉入记忆深处。

取而代之的，就像生命的摇篮曲一样，沿着冰川和

山脉，滚滚流淌，川流不息。今天的四通八达，已

让塔村步入了脱贫致富的良性轨道。

“响水河”两岸始终延伸着一株草、一片叶的

想象，有的浪花拍手鼓掌，有的浪花下河畅游；有

的浪花逆流而上，有的浪花袅袅升起；有的浪花驾

云出游，有的浪花想入非非；有的浪花坐在河沿上

赏景，有的浪花沉醉在花香里；有的浪花放飞了自

己，来到草原上散心；有的浪花追逐着天山的节

奏，跳起奔放的维吾尔族舞蹈；有的浪花挽着情人

的纤手，悄悄躲藏在石块下面；有的浪花陶醉在鸟

鸣里，学着鸟儿在峡谷里或草原上飞来飞去；有的

浪花顺流而下，要去远方旅游……

塔村有时像散落在峡谷里的种子，点缀出一

棵棵风姿卓越的主题；有时像飞翔在蓝天上的鸟

儿，鸟鸣声声，声声都是入耳的……

草叶上的叶脉，就像弯弯曲曲的山道，渐渐驶

入幽谷或境界之中。从这些景色的一举一动来审

视，它们把我当成了这里的一棵小草，或一片草叶；

或草叶上的一滴露珠，或露珠里的一只蛐蛐儿……

塔村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它依偎着这

里的一切，并未感到有多么寂寥和孤独。实际上，

它早已融入这里的山山水水之中。

塔村虽说面积不大，但它的生态和自然价值

却很高。别的地方没有的景色，在这里随处可见，

新奇之处，重重叠压，山水相挽，地形既复杂又开

阔。故而，这里成了花草植物趋于极致的理由。

塔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气候适宜，风景

迷人，是夏季避暑的好去处。不大的一片清静之

地，有山、有水、有草原、有冰川、有鸟鸣、有歌声，

这里是放飞心灵的天然氧吧。只要来到这里，就

会有融入或回归的感觉，会有真真切切的生命体

验和感受。

塔村，是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山脚下的一隅胜

景，有独特的魅力和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塔村的

生态和自然，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态和期待。

1963年4月出生，河南鹤壁人，西北

大学中文系毕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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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库车天山神秘大峡

谷里鸟儿依然在飞翔。车子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从窗口扑入眼帘的，尽是属丹霞地貌，山体红红

的，就像《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一样，层层叠叠，跌

宕起伏，绵延纵深两千多公里。亿万年过去，这

凝固的火焰依然燃烧着，始终没有熄灭过。

这些山体在雨中，火焰似乎更加旺盛。各种

各样的鸟儿，在峡谷里飞来飞去，数不清的声音

融合在一起，尽管鸟儿的身影在我眼前晃来晃

去，但我已经分辨不出它们叫什么了。

这是六月，山坡山的冰雪有些已经融化，有

些还在坚持着，不想融化。寒冷浸透了风儿，风

儿不断地吹在身上，多么凉爽。零零散散的羊

群，在对面的山坡上时隐时现，但只要牧羊人吹

一声口哨，羊儿马上就能聚集到一起。

俯瞰谷底，伴随着河水奔腾的声音，浓浓的

白色雾气从每一个空间散发出来，袅袅上升。山

坡上，峡谷里，那些漫山遍野的石头，像大地支离

破碎的语言和沉默。它们厚厚的几层，堆积在寒

冷和空旷里。

阳光下，托木尔峰雪山看似很近，其实很遥远，

隐隐约约又多了几分妩媚。寒冷就像它的话语娓

娓道来，清越之声，使我的灵魂，顿悟到大地的悸

动。于是，生命里几乎充满了这些绝美的景色。

当天山突破大地的束缚之时，鸟儿两三声清

脆的鸣叫，就像小小的水滴，清越至极。我穿过

这样静美的空气，呼吸缓慢且舒畅。一些从来没

有过的想法油然而生，多年沉积的感觉，从此又

流畅起来。重新复苏的渴望，就像鸟儿静静的，

或沉默，或啼鸣，继续着从前的脚步和寻找。尽

管一些往事已经模糊不清，但细细回想起来，断

断续续的，如今却已是朦胧而明快的声音。犹如

独库公路盘山而过，久违的那些曲线，在投向远

方的目光里，深深地嵌入这些苍凉的空间。

独库公路所穿过的峡谷两岸，一路上都是绝

美的景致。乍一看，这些景致都差不多，其实每

一处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色。这就是天山有别

于其他山脉的地方，看似一样的世界，一旦仔细

观察，就会发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包括每一

朵花，每一块石头。这里是万物重生的世界，是

万物尽情绽放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命，一旦来

到这里，就会得到永生。

鸟儿们也一样，尽管它们可以飞翔到更远的

地方，但它们在这里的感受却与众不同。就像它

们的鸣叫声，在这里是强大的。又似草叶上滚动

的露珠，其晶莹的内涵与生命，就是大地庄严的

宣言和宣告。

这里的世界与外界可不一样，尽管外界的严

寒已经过去，夏天热闹非凡，但到了峡谷，汗水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收缩成寒冷的因子，俨然一派冬

天的面孔。山坡上，峡谷里不时传来鸟鸣声，就

像看不见的冰块，迎面而来，让人不寒而栗。

鸟鸣声不时地在云雾里上下翻滚着。它们

从哪儿飞来？又要往哪儿飞去？我不清楚它们

的飞行方向。那么远的飞行，不知疲惫的劳累之

后，有的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便又开始飞行。

鸟儿们活泼的身影，像草儿在风中摇曳，像泉水

叮叮咚咚的声音，悦耳动听。从这些迹象上来

看，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点点滴滴，从不同的

方向汇聚在一起，一路上声势浩大，奔涌而去。

它们的奔腾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一瞬间，似乎

就是天山积淀已久的语言，倾诉得惊天动地，诉说

得从容不迫。所有的这些，都是冲破大地抑制它

们的行为所致。窒息它们，扼制它们，天山在大地

的劝说下，深埋着从春天到夏季的一片冲动。它

们的等待迫切在泥土之下，久久不肯散去。

冰雪融化，可能只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然

后，这些景色，就会降伏在夏季的绽放里。顷刻

间，或许一株草、一片叶，或许一朵花，或许这里

的一切，都会闪现出坚强、坚定的色彩。一朵又

一朵鲜艳的冲击，凸显出泥土之下的巨大潜力。

相信每一天，天山的寒冷都是持续不断的。

凝固的浪潮起起伏伏，缓缓奔腾着昨天与今天。

冰雪下的一朵花儿，突然闪现在我的眼里，它不

断地摇曳着馨香。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在

告诉我，它出生在这里，它已经习惯了。天山脚

下的寒冷，就是它习以为常的生活。

鸟鸣声不断从空中传来。也有一些，像雪花

一样飘落在地，似乎粘在了我身上。空空荡荡的

峡谷里，凌乱不堪的寂静充斥着各个角落。眼前

是天山不同的景致，但都在冰雪之下覆盖着，偶

尔飘来花香，深深地呼吸一下，就会消失。山坡

上的草丛里，有几只鸟儿在觅食，它们清脆的叫

声转眼就变幻成了露珠。阳光下，这些露珠晶莹

地闪烁着。

这时，一只鸟儿抬起头，站在那儿一动不

动。它似乎在端详着我，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

在那一瞬间，重新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昔日

里，那些破碎不堪的记忆，此时已融入峡谷。

疲倦似乎不见踪影，温暖已归隐山外，耳里充

满了色彩。生命在这里仿佛又得到重新修整，就像

明快的鸟鸣声。天山上的冰雪，一路从后面追赶着

我，但我总感觉，那是鸟鸣的追逐，轻柔而欢快。

站在路边，从山上俯瞰山下，只见满山遍野

都是景致，在浓雾之下时隐时现。空荡荡的峡谷

里，寒气袭人，单薄的衣服已耐不住寒冷，我只好

披上一件外套。

峡谷里的寒冷分子，一个个都张开怀抱，似乎

想吞噬我。我却在它们寒冷的色彩和馨香里，尽情

地享受着。眼前除了这些美好的景致，我显然已经

忘记了其他存在。似乎夏天还很遥远，就像远去的

记忆，一切都模模糊糊，好像什么都不存在。

阳光下，天山上的冰雪五颜六色，就像冰川

的光芒摇曳在远方，照耀进我的心里。

天山的景致，一路上攫住了我的脚步。盘山

而上的独库公路似乎越来越高。已经步入山巅的

我，犹如行走在云层之上，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云

雾之中，似乎什么也看不到，但鸟鸣声却指引着

我，向着鲜花走去，向着天山的源泉深入。这一切

看似不经意间的举止，其实都是大自然的引领。

远方的马群慢腾腾地在山坡上啃食草儿。这

些马的品种不同，它们身上各种各样的色彩都不一

样。有的周身上下都是银色的斑点，有的呈枣红

色，色彩炽烈，就像一团红红的火，不知劳累地在草

地上奔腾。一会儿它又停下来，仰起脖子，朝着天

山大叫。马的嘶鸣声长时间奔跑在峡谷里，甚至要

跃上天山之巅，腾飞的身影，瞬间划破了云层。

羊群则在草地上叫声一片。寂静的峡谷自

从有了这些声音存在，似乎变得热闹起来。鸟儿

们欢快地觅食着宁静，三两声清脆，更添几分神

秘的色彩。在天山脚下的山坡上和峡谷里，时时

都能听到鸟儿们的鸣叫声。鸟鸣声声，是在欢迎

我的到来吗？于是，我的心情愉悦起来，在没有

任何打扰的情况下，在静静的感觉里，认识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

在天山脚下，大龙池和小龙池从来没有停止

过它们的歌唱。奔腾不止的水流，像鸟儿一样展

开了翅膀。我全身心地聆听着它的脚步，凝视着

它的身影，仿佛我也是它们其中的一滴。尽管我

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但它现在却是人类的向

往。一年四季，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脚步停歇，但

它没有怨言。它永远追随着自然的生态，奔腾向

前。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不是这两个龙池就

能够拥有的。能够挽留住它们的，是一路上的花

草植物，是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在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包括生命本身的

脱胎换骨。鸟儿们歌唱的内容是天山脚下的独

库公路，曲曲弯弯，像天山的呼吸，那么炽烈。

其实，天山脚下的歌声，就是这条景色异常

壮美的独库公路。行驶途中，听得见它的絮语，

就像树叶相互摩擦的声音；看得见它的娇容，就

在鲜花盛开的地方。变化就在不变之中。从山

下一直行驶到天山之巅，我的大脑里出现了许多

生命的变迁，从古至今，时时都会有新的轮回。

春夏秋冬里的景色也是一样，生生死死，交

替不断，都是大自然控制下的变化和抗争。可令

人困惑的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像在黑板

上随便划出的一道弧线，偏偏有人固守着非生存

状态，就是放不下。这始终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而非与大自然共存亡的理性选择。

鸟儿们活泼的身影，依然闪现在峡谷里。空

中清脆的鸣叫声不时传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

天山脚下的空旷和寂静。我似乎沉醉于此。大

自然往往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在季节的交替之

中，就像人类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在无声无息之

中发生着改变。比如我眼前所看到的这棵植物

吧，鲜花在绽开的同时，它的青春也得到了强有

力的释放。在它的视野里，世界就像它的花季一

样，让它充满了渴求的欲望。尽管这个世界，还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但它的翅膀，高高地

举起了天山的壮阔和巍峨。

在天山脚下，似乎我的生命具有了一定的高

度，或者说已经进入生命的另一种开始。站在天

山脚下，生命的泉源里，激情依然在扩散，感觉依

然在涌动。在我身后，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脚

步，在探索着这里的一切神奇。岂不知，人类的

生命，只有融入了这样的环境里，才会有所冲动，

有所迸发。那些触动我灵魂深处的，已经驾驭着

我，在这里吹来吹去。

看来我在它们眼里，似乎就是恍惚不定的风

儿，清新之中，可能还有些特别。从托木尔峰之巅，

到天山脚下；从缤纷多彩的山坡上，到蓝天白云奔

腾的水流里；从花朵的馨香，到草叶的露珠里；从草

原鹰的翅膀，到动物的敏锐感知里；从鸟鸣的清脆，

到岩石下的寂静里……就像天山自古以来的沉默，

理性地选择了迁徙的鸟儿，选择了我。

鸟鸣声声话天山

天上的云啊，夜晚的星，

清清凉凉井中的水！

爱一样深啊，情一样真，

一心一意带头的人！

井多深啊，水多清？

水绕乡村浸透心……

是井水啊，是泪水？

远山近岭也沉沉……

甘甜的水啊入胸怀，

激动的心啊谢党恩。

八千里路啊云和月

披风戴尘难安寝。

夜夜听得清啊叹息声，

日日看得见啊好百姓。

是梦境啊，是民情？

此心此身都在百姓中！

是内疚啊，是自责？

日思夜想起潮涌！

长长的河啊，清清的水，

水迎笑脸入云中！

远方的帆啊，微微的风，

风过回忆千万重！

痛中痛——河水污染生命危，

疼中疼——父老乡亲盼星星……

一路付庄孙庄北陈庄，

一身雨水泥水解困情。

——王大妈卧床房漏雨，

书记前来细问清。

——石大伯拐杖哭不停，

孙女已患败血症。

——赵大妈一家眉不展，

高血压夺走了血和汗。

——全家十三口九人病，

刘老汉拎着口袋去买药。

——一岁男婴恶疾逝，

母亲悲声自怨命。

百姓的愁容谁来洗，

书记心里问自己……

啊，甘甜的水来甘甜的情，

书记的身影忙不停！

啊，挖井的人来清澈的爱，

此情此爱书记的心……

北方少雨人有情，

乡亲们的笑容似明镜。

田地里绿海又澎湃，

咱的好书记白发生！

飞鸟绕井也徘徊，

阵阵风儿更痴情。

扶贫干部啊铆足劲，

招呼地下水到天上来。

人间地下齐精神，

新世纪的凯歌咱灌溉。

百米长的井钻穿石头，

扶贫干部手上血在流。

信念的目光织锦绣，

背家离子不回头。

甘甜的水啊甘甜的笑，

春夏秋冬好收成。

甘甜的心啊甘甜的人，

风霜雨雪来扶贫。

水满杯啊，情满怀，

看不够田野乡村这一景！

血汗流啊永不悔，

饮不尽扶贫路上春水浓……

阿克苏的美，美在“皮”。蔚蓝的天，洁白的云，冬季的冰雪，春季的碧绿，夏季的缤纷，秋季的硕果，一年四季分明，景美物美食香……

阿克苏的美，美在“骨”。多浪河、湿地、峡谷、草原、沙漠尽展魅力，文化遗址、石窟、博物馆、纪念馆余韵悠长，龟兹文化、多浪文化底

蕴深厚……

“阿克苏，一座文化富矿。”近年来，来过阿克苏采风交流的文化名家频频这样称赞。他们走过城市街道，走进乡间地头，漫步河畔湿地，行走草原大

漠，流连景区景点……留下一幅幅书法画作，写就一篇篇美文佳作，为大美阿克苏“代言”。

即日起，本报开设“名家看阿克苏”栏目，陆续推出一批名家作品，以飨读者。

新风流歌开栏语

温 宿 塔 格 拉 克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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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塔村雨中塔村。（。（资料图资料图））


